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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有
位
姓
鄭
名
卓
的
人
，
與
孫
中
山
是
同
鄉
。
年
輕

時
，
跟
隨
孫
中
山
東
南
西
北
，
海
內
海
外
，
宣
傳
革

命
。
當
孫
中
山
要
和
宋
慶
齡
結
婚
時
，
寫
了
一
封
坦
白

而
懇
切
的
信
給
元
配
盧
夫
人
，
要
她
同
意
離
婚
。

這
封
信
，
由
孫
科
面
交
。
孫
科
不
敢
違
父
命
，
又
怕
開
罪

母
親
，
沒
法
子
，
唯
有
拉
了
德
叔
，
即
鄭
卓
也
，
一
起
回

鄉
，
場
面
若
﹁
失
控
﹂，
方
便
解
圍
也
。
其
實
，
鄭
卓
心
中
也

害
怕
，
但
﹁
責
無
旁
貸
﹂，
只
好
硬

頭
皮
，
把
孫
中
山
的
離

婚
信
呈
上
。
誰
知
夫
人
早
已
得
了
風
聲
，
看
了
信
後
，
一
點

火
也
沒
有
，
只
說
：
﹁
阿
卓
你
來
的
正
好
，
我
正
要
問
問

你
，
據
說
這
位
宋
慶
齡
小
姐
，
你
一
定
見
過
多
次
吧
？
長
得

很
美
嗎
？
﹂

鄭
卓
說
：
﹁
是
個
在
外
國
讀
洋
書
的
人
，
相
貌
長
得
並
不

好
看
。
﹂
這
自
然
是
昧

良
心
之
言
，
但
為
了
孫
同
鄉
，
只

好
瞎
說
，
以
解
夫
人
的
疑
妒
。
果
然
，
夫
人
聽
了
，
氣
更
平

了
，
只
說
：
﹁
人
家
又
識
英
文
，
我
們
又
不
識
英
文
；
人
家

又
識
跳
舞
，
我
們
又
不
識
跳
舞
，
我
們
還
是
讓
讓
人
家
吧
。
﹂

還
說
，
她
是
﹁
為
了
國
家
而
犧
牲
自
己
﹂。

這
段
逸
事
，
見
於
熊
式
一
所
著
的
︽
八
十
回
憶
︾︵
北
京
：

海
豚
出
版
社
，
二
○
一
○
年
十
月
︶。
是
熊
式
一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
在
澳
門
與
一
百
○
二
歲
的
鄭
卓
閒
聊
時
聊
出
來
的
。
鄭

卓
自
謂
平
生
不
打
誑
語
，
這
事
一
直
耿
耿
於
懷
，
纏
繞
一

生
。初

識
﹁
熊
式
一
﹂
這
個
名
字
，
緣
於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之
時
，
在
書
店
買
了
他
一
部
書
：
︽
天
橋
︾︵
香
港
：
高
原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二
年
︶。
當
年
，
高
原
出
版
社
除
了
印
行
老
闆

徐
速
的
書
外
，
還
為
黃
思
聘
、
黃
崖
、
方
紀
谷
︵
思
果
︶
等

出
書
。
我
時
為
﹁
文
藝
少
年
﹂，
最
愛
﹁
高
原
出
品
﹂。
這
部

︽
天
橋
︾
亦
曾
啃
讀
，
印
象
殊
淺
，
只
知
熊
式
一
是
個
﹁
洋
派

作
家
﹂，
這
書
本
來
是
以
英
文
寫
成
的
，
再
由
他
自
己
翻
譯
成

中
文
；
與
林
語
堂
一
樣
，
都
是
以
英
文
寫
作
寫
得
頂
呱
呱
的

人
物
。

︽
八
十
回
憶
︾
所
收
回
憶
，
只
有
四
篇
：
︿
代
溝
與
人

瑞
﹀、
︿
初
習
英
文
﹀、
︿
出
國
鍍
金
去
，
寫
︽
王
寶
川
︾﹀、

︿
談
談
蕭
伯
納
﹀，
這
原
是
八
十
年
代
，
劉
以
鬯
主
編
︽
香
港

文
學
︾
時
，
盛
情
邀
他
寫
的
。
此
外
，
還
收
錄
了
︿︽
天
橋
︾

中
文
版
序
﹀、
︿︽
大
學
教
授
︾
中
文
版
序
跋
﹀、
︿︽
難
母
難

女
︾
前
言
﹀。
編
選
者
為
現
代
文
學
史
家
陳
子
善
。

熊
式
一
在
英
美
先
享
大
名
，
晚
年
才
來
到
香
港
定
居
。
一

九
三
一
年
，
他
在
國
內
南
北
各
大
專
院
校
已
擔
任
了
九
年
教

師
，
以
文
言
翻
譯
了
︽
佛
蘭
克
林
自
傳
︾，
以
白
話
翻
譯
了
哈

代
、
蕭
伯
納
等
人
的
著
作
，
但
按
照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部
的
規

格
，
沒
有
飲
過
洋
水
，
沒
有
博
士
銜
頭
，
決
不
能
升
任
所
謂

正
教
授
。
那
時
武
漢
大
學
文
學
院
院
長
陳
源
，
慕
名
要
請
他

出
任
武
大
正
教
授
。
但
一
知
他
沒
有
學
位
時
，
即
﹁
淒
然
搖

頭
道
歉
﹂。
這
一
﹁
道
歉
﹂，
使
到
熊
式
一
痛
下
決
心
：
出
洋

去
！
終
於
，
以
英
文
寫
作
在
歐
美
成
就
了
一
番
事
業
。
陳
寅

恪
有
詩
讚
他
的
︽
天
橋
︾
云
：

海
外
林
熊
各
擅
場
，
盧
前
王
后
費
評
量
。

北
都
舊
俗
非
吾
識
，
愛
聽
天
橋
話
故
鄉
。

但
於
今
學
界
，
只
知
林
語
堂
，
有
誰
識
熊
式
一
？
正
是
：

文
學
史
每
每
有
偏
見
也
。

文
友
在
他
報
專
欄
提
及
﹁
蘇
施
黃
也
常

專
程
光
顧
﹂
之
澳
門
咖
喱
名
店
﹁
咖
喱

文
﹂，
阿
杜
這
資
深
﹁
為
食
貓
﹂
早
年
常
幫

襯
之
地
也
，
但
澳
門
名
咖
喱
店
有
幾
家
，

自
號
﹁
咖
喱
文
﹂
的
也
有
兩
三
家
，
所
以
在
此
略

談
一
二
。

一
般
老
澳
門
稱
﹁
咖
喱
文
﹂
者
有
兩
家
，
一
是

位
於
新
馬
路
福
隆
新
街
口
轉
左
橫
巷
第
一
檔
之

﹁
咖
喱
文
﹂，
常
在
每
周
一
至
周
五
下
午
三
時
至
六

時
開
檔
，
此
處
之
葡
式
咖
喱
美
味
而
微
辣
，
其
咖

喱
牛
腩
通
粉
是
港
澳
一
絕
，
只
惜
常
常
不
開
檔
，

向
隅
者
多
；
另
一
家
﹁
咖
喱
文
﹂
正
舖
在
白
鴿
巢

庇
利
喇
街
斜
坡
三
號
，
同
樣
美
味
貨
色
也
同
樣
是

周
末
時
不
開
。

此
外
澳
門
有
間
長
年
營
業
之
咖
喱
美
味
店
，
為

﹁
三
盞
燈
﹂
迴
環
路
之
﹁
咖
喱
妹
﹂，
此
店
咖
喱
特

辣
，
十
分
夠
癮
，
在
下
當
年
常
把
這
三
家
咖
喱
店

稱
為
﹁
馬
交
御
三
家
﹂，
和
香
港
之
咖
喱
御
三
家

有
得
比
。

阿
杜
在
港
多
年
口
追
鼻
嗅
尋
咖
喱
所
得
之
心

水
，
一
數
重
慶
大
廈
地
下
及
二
樓
均
有
之
正
宗
印

度
咖
喱
，
全
為
印
度
人
直
營
，
料
正
味
足
，
其
咖

喱
羊
肉
配
吃
印
度
烘
薄
餅
﹁

﹂
餅
，
實
乃
人

間
絕
味
。
咖
喱
之
第
二
家
應
數
油
麻
地
之
巴
基
斯

坦
式
﹁
阿
龍
咖
喱
﹂，
阿
龍
原
先
為
石
岡
英
軍

喀
兵
團
之
廚
師
，
做
慣
他
們
巴
基
斯
坦

喀
人

之
口
味
，
分
有
﹁
大
辣
﹂、
﹁
中
辣
﹂
和
﹁
小
辣
﹂

式
，
阿
杜
有
生
以
來
嗜
辣
，
但
也
只
敢
嚐
﹁
中

辣
﹂。
而
港
式
咖
喱
第
三
家
應
數
灣
仔
大
王
東
街

之
﹁
國
際
咖
喱
﹂
了
，
此
名
店
據
說
是
以
前
灣
仔

巴
式
店
﹁
星
馬
印
咖
喱
餐
廳
﹂
之
改
營
。
此
三
處

可
稱
為
香
港
咖
喱
之
御
三
家
。

其
實
香
港
咖
喱
名
店
仍
有
多
處
，
如
港
島
崇
光

百
貨
公
司
地
庫
之
﹁
咖
喱
角
﹂
供
應
正
宗
日
式
咖

喱
，
配
日
式
甜
咖
喱
的
是
正
宗
日
本
新
潟
米
飯
，

正
宗
日
本
風
味
。
此
外
近
銅
鑼
灣
之
灣
仔
街
市
三

樓
惠
記
，
供
應
正
宗
回
教
式
咖
喱
已
有
多
年
，
阿

杜
常
登
臨
光
顧
或
買
外
賣
回
家
下
飯
之
用
，
此
賣

穆
斯
林
咖
喱
檔
只
惜
無
烘
餅
供
應
，
否
則
定
然
其

門
若
市
了
。

如
此
數
來
真
是
咖
喱
處
處
有
美
味
不
勝
收
，
香

江
是
樂
土
，
亦
在
於
此
哉
。

初
春
時
分
，
生
機
勃
勃
，
春
意
盎

然
，
正
是
植
樹
好
季
節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馮
國
培
折
柬
相
邀
出

席
三
月
五
日
周
六
舉
行
該
書
院
綠
色
校

園
啟
動
暨
樹
木
導
賞
的
活
動
。
遺
憾
的
是
，
思

旋
已
在
三
月
二
日
隨
港
區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大
隊

赴
北
京
，
準
備
出
席
三
日
的
十
一
屆
全
國
政
協

四
次
大
會
，
在
京
大
約
逗
留
兩
周
。
香
港
國
際

婦
女
會
慶
祝
﹁
三
八
﹂
婦
女
節
亦
未
能
出
席

了
。其

實
，
在
京
的
應
酬
活
動
可
真
不
少
哩
。
全

國
文
聯
一
如
往
年
，
值
﹁
兩
會
﹂
期
間
邀
請
與

會
代
表
和
委
員
的
文
化
界
人
士
來
個
聯
歡
聚

會
。
除
此
頗
具
文
化
藝
術
氣
氛
的
活
動
外
，
還

有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楊
孫
西
茶
道
茶
文
化
活
動
。

楊
孫
西
任
民
建
聯
監
委
會
主
席
，
他
和
譚
耀
宗

主
席
聯
名
邀
約
，
在
京
舉
行
民
建
聯
新
春
聯
歡

晚
宴
，
廣
邀
港
區
與
會
的
﹁
兩
會
﹂
人
士
哩
。

時
間
是
三
月
六
日
晚
。
此
夜
剛
好
是
曾
蔭
權
行

政
長
官
在
京
舉
行
酒
會
。
友
好
相
約
先
赴
曾
特

首
酒
會
再
赴
民
建
聯
之
約
。
然
而
，
兩
會
期
間

相
碰
的
飯
局
日
子
和
時
間
相
同
，
賓
客
難
以
取

捨
了
。
三
月
四
日
，
胡
啟
立
主
席
的
宋
慶
齡
基

金
會
假
北
京
飯
店
宴
請
基
金
會
出
席
兩
會
理

事
，
剛
好
河
南
省
書
記
省
長
也
在
同
時
間
設
新

春
宴
會
哩
。

兩
會
期
間
為
面
面
俱
圓
起
見
的
代
表
和
委
員

出
席
飯
局
，
忙
是
其
次
，
最
重
要
的
是
全
力
以

赴
開
好
兩
會
，
包
括
寫
提
案
，
出
席
大
會
和
小

組
討
論
發
言
等
。
今
年
的
兩
會
最
關
鍵
是
審
議

﹁
十
二
五
﹂
規
劃
。
港
區
代
表
和
委
員
最
關
注

﹁
十
二
五
﹂
規
劃
對
香
港
的
定
位
。
從
大
局
出

發
，
國
民
的
民
生
、
社
會
保
障
、
醫
療
、
教
育

改
革
和
通
脹
等
等
亦
為
全
體
兩
會
與
會
者
的
聚

焦
點
，
事
關
這
正
是
民
意
焦
點
所
在
。
事
實

上
，
身
為
人
大
代
表
政
協
委
員
的
職
責
所
在
正

是
反
映
民
意
向
國
家
獻
謀
、
獻
策
而
非
當
花
瓶

或
應
聲
蟲
。
而
港
區
與
會
者
還
要
為
內
地
與
香

港
融
和
合
作
出
謀
略
。

猶
記
得
在
深
圳
資
深
投
資
者
馬
介
璋
委
員
就

曾
為
深
港
前
海
合
作
多
次
呼
籲
並
獻
計
。
而
今

前
海
發
展
大
計
已
見
從
一
張
白
紙
在
深
圳
變
為

︽
草
案
︾
立
法
審
議
了
。
顯
見
代
表
和
委
員
努

力
卓
有
成
效
。
馬
介
璋
今
年
一
月
一
日
添
孖

孫
，
馬
鴻
銘
伉
麗
生
了
一
對
虎
仔
可
喜
可
賀

呀
！

續
談
有
關
文
學
創
作
課
或
寫
作

班
的
問
題
，
數
周
以
來
，
談
論
的

主
要
是
正
規
教
育
範
圍
的
課
或
相

關
的
周
邊
活
動
，
受
眾
即
針
對
的

學
生
主
要
是
年
輕
的
中
學
或
大
專
生
，

針
對
青
少
年
的
思
維
、
特
質
以
及
課
程

制
度
的
需
要
，
受
眾
為
中
學
或
大
專
生

的
創
作
課
無
論
其
性
質
如
何
，
自
有
它

一
貫
相
近
而
難
以
逆
轉
的
餵
食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模
式
。
這
是
大
勢
、
社
會
或
市

場
所
需
，
本
無
可
無
不
可
，
然
而
畢
竟

並
非
創
作
課
必
然
的
模
式
，
它
其
實
可

以
不
是
這
樣
，
至
少
，
在
另
一
種
較
少

在
市
場
出
現
的
、
針
對
成
人
受
眾
的
創

作
課
，
反
而
應
可
有
更
大
的
脫
離
教
育

市
場
的
彈
性
。

六
十
年
代
末
，
香
港
曾
有
創
建
學
院

主
辦
的
詩
作
坊
，
由
戴
天
、
古
蒼
梧
等

主
講
，
引
進
自
由
討
論
的
模
式
。
七
八

十
年
代
，
據
知
當
時
的
﹁
中
大
校
外
課

程
部
﹂
也
曾
開
辦
受
眾
為
成
人
的
創
作

課
，
此
外
，
應
該
還
有
其
他
機
構
也
辦

過
，
以
我
所
知
，
有
長
跑
詩
人
之
稱
的

何
達
就
曾
當
過
這
類
創
作
課
的
導
師
。

九
十
年
代
中
期
，
香
港
藝
術
中
心
課
程

部
也
開
辦
過
詩
作
坊
，
曾
由
王
良
和
先

生
任
教
，
大
概
辦
了
三
屆
，
學
員
大
多

都
是
在
職
人
士
，
來
自
不
同
階
層
，
王

良
和
先
生
以
自
由
靈
活
、
激
發
討
論
的

方
式
施
教
，
許
多
學
員
在
課
程
結
束
後

自
發
組
織
詩
社
，
繼
續
自
發
聚
會
，
以

至
自
資
出
版
詩
刊
，
及
後
再
申
請
得
藝

展
局
的
出
版
資
助
，
維
持
出
版
至
二
千

年
，
可
見
他
們
對
文
學
的
熱
誠
和
渴

求
。這

裡
主
要
不
是
談
歷
史
，
否
則
可
以

再
寫
多
一
點
。
藝
術
中
心
詩
作
坊
後
來

也
由
杜
家
祁
教
過
，
至
二
千
年
再
由
我

教
了
一
屆
，
其
後
值
牛
棚
書
院
開
辦
，

詩
作
坊
又
在
牛
棚
書
院
由
我
教
過
兩

屆
。
以
上
課
程
已
停
辦
，
不
過
由
公
共

圖
書
館
主
辦
的
寫
作
坊
仍
然
每
年
開

辦
，
記
得
已
由
九
十
年
代
末
維
持
至
現

在
，
關
夢
南
、
葉
輝
都
是
主
要
的
導

師
。
這
樣
給
成
年
學
生
的
創
作
課
自
然

有
不
同
形
式
氣
氛
，
下
次
再
談
。

給成年學生的創作課

研
究
顯
示
男
孩
和
女
孩
一
般
有
學
習
的
差

異
。
男
孩
傾
向
於
使
用
演
繹
或
﹁
自
上
而
下
﹂

的
推
理
，
由
原
則
去
到
具
體
，
一
般
比
女
孩

快
。
女
孩
們
的
推
理
能
力
則
從
具
體
到
抽
象

的
速
度
比
男
生
快
，
而
且
能
夠
對
一
個
概
念
提
供

例
子
。

在
語
言
上
，
女
孩
傾
向
於
使
用
日
常
用
語
。
男

生
則
喜
歡
編
碼
語
言
和
字
謎
。
你
對
男
孩
說
﹁
把

493

放
進T

56

內
﹂
比
﹁
請
把
垃
圾
扔
掉
﹂
更
容
易

抓
住
他
們
的
注
意
力
，
並
可
令
他
們
興
奮
無
比
。

女
孩
比
男
孩
更
能
勝
任
為
聆
聽
者
。
在
交
談
中

男
孩
可
能
提
出
更
多
的
問
題
，
同
時
需
要
明
確
的

證
據
支
持
言
論
，
所
以
往
往
易
被
誤
解
為
喜
歡
抗

命
或
毫
不
專
注
。

男
孩
比
女
孩
往
往
需
要
更
多
的
個
人
空
間
。
當

孩
子
們
在
一
張
學
習
活
動
桌
子
工
作
時
，
男
生
會

佔
用
更
多
的
空
間
，
女
生
此
時
會
感
覺
他
們
不
禮

貌
、
粗
魯
或
失
控
。

在
團
隊
內
，
男
生
往
往
以
任
務
為
本
，
人
為

次
。
他
們
只
是
想
知
道
三
件
事
情
：
誰
是
領
導
？

規
則
如
何
？
是
否
要
遵
從
規
則
？
而
女
生
則
專
注

團
隊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

閱
讀
故
事
時
，
男
孩
容
易
受
文
字
、
符
號
、
圖

表
和
圖
形
吸
引
。
他
們
往
往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形
象

方
面
，
而
女
生
則
對
故
事
中
的
人
物
較
有
興
趣
。

男
孩
容
易
滑
入
於
無
聊
的
狀
態
，
因
為
他
們
比

女
孩
需
要
更
多
的
動
能
去
刺
激
大
腦
運
作
功
能
。

因
此
，
在
校
園
和
家
中
經
常
出
現
男
孩
是
出
於
無

聊
和
有
需
要
大
腦
刺
激
而
去
打
架
的
事
故
。

全
男
生
的
群
體
中
，
其
結
構
往
往
是
各
有
崗
位

的
，
比
如
足
球
隊
。
女
孩
們
則
傾
向
於
以
鬆
散
的

組
織
行
事
，
比
如
購
物
團
。

男
孩
和
女
孩
的
學
習
是
不
同
的
。
孩
子
是
需
要

開
明
的
成
年
人
創
造
環
境
和
結
構
，
用
以
涵
蓋
他

們
各
樣
的
學
習
風
格
和
需
要
的
。

男女有別

我有兩個女友開寶馬。一個是自己幹得很好，與人
合夥的公司紅紅火火地，分部都延伸到了香港。還有
一個是嫁得很好，前不久還告訴我說，她已經榮升為
將軍夫人了。當然，她早在成為將軍夫人之前，就已
經開上了寶馬。
但是，很奇怪，我自己開 一輛叮噹響的小賽歐，

卻一點也不嫉妒她們開上了寶馬。我也仔細檢討過自
己，是不是在裝。也許我表面上不嫉妒，骨子裡還是
在意的。但我兜底翻了個遍，細細琢磨，我還是判斷
自己並不嫉妒。換句話說，我也許嫉妒寶馬靚車，卻
並不嫉妒開寶馬的人。

平時行進在馬路上，開車很「面」的我，經常被豪
華跑車超過。在陽光大道上，一輛大紅或者大黃的跑
車，越過我的破車，飛馳而過，很快在路的盡頭，激
光一般流逝。那是美麗的風景。此時，我可憐我的小
賽歐。就好像我牽了一條可憐兮兮的吉吉小破狗，遇
上鄰家小妹牽 毛色光亮的高頭大狗，我只有趕緊讓
出道來的份。當然，我是不養狗的。
我不嫉妒開寶馬的女友，因為她們是我的好朋友，

是閨蜜。朋友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我從裡到外，都
是高興的。因為，身邊的人一個個都過上了好日子，
那麼，我也能沾點洋洋喜氣吧。換句話說，難道我的
朋友一個個屋漏偏逢連夜雨，我才高興嗎。呵呵，那
下一個淋雨被狂風刮走屋頂的，一定就是我了。
而她們之所以能開上寶馬，一個女友是命好，富貴

型的。當初結婚的時候，老公也就是一個說話楞楞的
青豆子。可是，他們家風水好，老公官越做越大，好
風好水擋都擋不住似的。但是，在老公發達之前呢，
她也不就是一輛叮噹響的自行車風裡來，雨裡去的，
也不曾抱怨甚麼。
還有一個女友是非常努力上進的拚命型的。用她自

己的話來說，大學畢業，20出頭，就拎 一個小包
包，為了拿到一張訂單到處奔波，陪笑臉。這樣的苦
和累我沒有付出過，也沒有承受過。就好像她們十幾
年前種了一棵桃樹，現在她們在流汗受累之後，終於
吃上了鮮美的桃子。我有什麼資格可以嫉妒她們的
呢？天上是掉不下餡餅的。
但是，引我寫這篇文章的原由是，不知道為甚麼，

開寶馬的女人，並不比我這個開小賽歐的女人更開心
更從容地享受生命裡的陽光雨露。承蒙她們不嫌棄，
從社會階層來講，她們早已經比我高出好多個台階。
就像寶馬和賽歐之間的距離，好遙遠。但是，我們依
舊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我仔細想過，就像大戶人家總有幾個窮親戚，有窮
親戚的存在，她們的富貴才顯得那麼的真實而具體。
就像《紅樓夢》裡的賈母和劉姥姥的關係。而且，最
重要的是，我好比是她們的起點，是溫暖恆定的故鄉
情結。雖然回不去了，可是，那成長的點點滴滴，故
鄉是最好的見證人。
也因此，她們從來不在我面前迴避她們的煩惱。她

們的壞心情並不比我少。我要對付的只是自己的一日
三餐，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而她們要承擔的一定比這
個多很多。就好像登山登到更高峰的人，風景也許獨
好，可是，風力也一定更狂暴。
我以為富貴的那個女朋友，每天為上班路上的堵車

怒氣衝天，也在為剪不斷理還亂的辦公室政治糾結不
寧。而她的將軍老公，她一個星期也見不到幾次面，
不是出差就是加班，親親熱熱在一塊吃早餐的日子已
經很久沒有過了。所以，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與她過
不去似的，讓她覺得事事不順心。
她在述說的時候，還在氣急敗壞的樣子。我就很奇

怪。我說，你開寶馬的人，怎麼就不能多一點開寶馬
的女人應該有的雍容華貴的氣度呢。俗話說，有鞋穿
的人，要體諒沒有鞋穿的人。沒有鞋穿的人，要體諒
沒有腳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開寶馬的人，

也不要和開不上寶馬的人慪氣。有錢
的人很多，可是，有多少人是有貴氣
的呢？富容易得到，可是，貴不容易
修到。
呵呵，我那個穿一身名牌的女朋

友，坐在我的對面眨巴 美麗的大眼
睛，直發愣。那天，我突然想到，我
在和她修的是同一門功課的兩個方
面。我正在修的是，窮，卻仍然要達
觀向上，像向日葵那樣，陽光而不抑
鬱，不消沉。她要修的呢，富，卻要
比窘境時更寬容，更包容。有容乃
大。她什麼都有了，卻缺了一點氣
度。
而我另一個靠自己努力成功的女朋

友，我每次見她都必須自己小心調整
好心態。因為，她一定會批評我，怎麼不好好地收拾
自己。在她的眼裡，我的衣服永遠不夠光鮮，髮型永
遠不夠有型，面貌永遠不夠朝氣。我已經咬緊牙關努
力上進做一棵向日葵了，她卻認定我只是一朵可憐兮
兮的苦菜花。她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所以，她一直
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改變現狀。
道理也許是對的。可是，她不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生活方式。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或好或不好的境
遇。喝咖啡的人，為什麼一定要求喜歡喝豆漿的人改
變心意也去喝咖啡呢。他不喝咖啡也許是他不喜歡咖
啡，也許是他喝不起咖啡。我想，我這個女朋友樣樣
都好，就是缺少了一點平常心。
呵呵，在她批評我的時候，我經常想到那個明朝皇

帝。當一方百姓災荒歉收吃不飽肚子的時候，他看
呈上來的折子，很奇怪地問身邊的大臣，為什麼他們
不喝糜粥？糜粥也就是肉粥的意思。順風順水的人
啊，也許永遠也不會懂得身處逆境的人們的無奈。
我的女朋友當然也不知道，她身上穿的私家裁縫精

工細做的外套的價錢，也許是我一本書的版稅，甚至
都不夠。而一本書我要寫一年到二年。我在數自己寫
作的文字量的時候，也一定在數自己米缸裡的米粒還
剩多少，夠不夠我吃到開春的。呵呵。她哪裡懂呢。

有誰識熊式一？

咖喱榜

黃仲鳴

客聚

上
周
六
跟
一
群
常
當
義
工
的
朋
友
，
去
了
鑽
石
山
某

小
學
講
職
業
講
座
。
沒
錯
，
是
為
小
五
學
生
介
紹
各
行

各
業
。
那
位
小
學
校
長
我
們
認
識
，
是
個
有
心
人
，
由

於
學
生
的
家
境
都
不
算
好
，
她
希
望
學
生
可
以
接
觸
多

點
資
訊
。
剛
巧
朋
友
中
有
些
事
業
有
成
的
退
休
人
士
，
很
熱

心
幫
忙
，
我
也
跟
去
做
﹁
阿
四
﹂。

講
座
由
二
時
開
始
，
分
四
個
教
室
進
行
，
當
天
講
者
有
社

工
、
金
融
界
、
資
訊
科
技
界
人
士
，
和
中
醫
。
我
進
了
社
工

那
班
。

我
從
未
在
課
室
教
過
小
孩
，
很
想
知
道
怎
樣
把
﹁
社
會
工

作
﹂
這
觀
念
，
向
小
朋
友
講
得
清
楚
有
趣
。
我
的
社
工
朋
友

沒
令
我
失
望
。

首
先
她
是
有
備
而
來
，
帶
了
個pow

er
point

簡
介
，
有
淺
白

文
字
和
好
多
有
趣
的
﹁
公
仔
﹂
；
另
外
她
全
程
都
問
問
題
去

引
導
小
朋
友
說
話
，
背
後
的
主
題
由
淺
入
深
，
比
如
由
﹁
誰

家
裡
有
人
當
社
工
？
﹂
和
﹁
當
社
工
可
以
幫
人
﹂
開
始
，
慢

慢
講
到
要
幫
的
是
哪
些
人
，
用
甚
麼
方
法
去
幫
，
再
講
如
果

要
做
到
社
工
，
要
讀
甚
麼
書
和
受
甚
麼
培
訓
，
甚
至
出
示
自

己
的
社
工
註
冊
卡
。
小
朋
友
很
吵
，
七
嘴
八
舌
，
但
很
踴
躍

舉
手
答
問
題
。

至
於
課
堂
管
理
，
朋
友
也
有
一
招
，
就
是
帶
了
一
大
袋
小

包
裝
百
力
滋
，
每
包
有
十
條
左
右
，
只
要
答
問
題
就
有
一

包
。
起
初
是
朋
友
自
己
派
，
後
來
後
排
有
三
個
男
生
為
了
一

包
百
力
滋
發
生
爭
執
，
朋
友
就
把
最
像
要
生
事
的
一
個
叫
出

來
，
請
他
當
助
手
，
做
﹁
歡
樂
先
生
﹂
派
百
力
滋
。
起
初
他

高
聲
說
不
願
意
，
但
也
沒
回
去
的
意
思
，
然
後
還
是
幹
了
起

來
。
朋
友
因
為
怕
不
夠
，
就
叫
﹁
歡
樂
先
生
﹂
拆
開
包
裝
，

每
位
答
問
題
的
同
學
只
給
一
條
，
但
同
學
一
樣
熱
烈
舉
手
。

這
位
﹁
歡
樂
先
生
﹂，
其
實
是
個
很
聰
明
的
孩
子
。
何
以
見

得
？
他
起
初
是
拆
了
包
裝
錫
箔
，
一
支
一
支
親
自
遞
給
同

學
，
後
來
覺
得
太
慢
，
便
只
打
開
錫
箔
，
讓
同
學
自
己
去

拿
，
已
快
了
一
點
。
後
來
實
在
太
多
同
學
要
﹁
服
務
﹂
了
，

他
想
了
個
更
快
的
方
法
，
就
是
把
百
力
滋
插
在
四
個
指
縫
之

間
，
一
次
過
供
應
給
十
位
八
位
同
學
，
效
率
大
增
！
原
來
，

有
大
人
的
信
任
，
小
孩
可
以
發
揮
得
很
好
。

鑽石山小孩不笨

百
家
廊

阿
　
琪

分身乏術

開寶馬的女人

蘇狄嘉

天空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思　旋

天地

■將熊式一挖掘出土，功德
無量。 作者提供圖片

■窮，卻仍要達觀向上，像向日葵那樣。 網上圖片

■
還
記
得
騎
單
車
的
單
純
與
快
樂
嗎
？

網
上
圖
片


